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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抗战那些人那些事

本报深度记者
刘志浩 寇润涛

避难

从1956年毕业分配到潍坊
昌潍专区第一人民医院（现为潍
坊市人民医院）放射科开始，夏宝
枢就零星听说过一些当年被关押
在这里的“洋鬼子”的故事。他没
有想到，三四十年后，这段历史会
被重新挖掘，成为这座城市难以
磨灭的印记之一。

彼时，每天按部就班工作
的夏宝枢从后来盖起门诊楼的
一片空地上经过，看到残存的
带有外文字样的墓碑时，会偶
尔闪过一些念头：“这里埋葬的
到底是谁？”

他只知道，这座医院是当
年一个美国人创建教堂而建立
的配套设施，与之相对的，还有
距离医院不远的一所名为“广
文”的学校。

这个美国人叫狄乐播，1882

年来华，在潍坊建立起一个叫
做“乐道院”的场所，集教堂、医
院、学校三位一体，用于传教、
办学和治病救人。

更多的历史背景，则要追
溯到鸦片战争时期。

学者陶飞亚和刘天路在
《基督教与近代山东社会》中分
析，当时教会发现，在直接布道
之外，通过兴办教育、医疗等世
俗活动，树立良好的社会形象，
能更好地适应中国的社会环
境。“特别是在废科举、兴学堂
和派遣留学生之前，传教士兴
办的教育机构几乎是内地人民
了解、接触西学的唯一途径。”

潍县乐道院的成立便有了
特别的意义，事实上也逐渐得
到了人们的认可。

据史料记载，1916年，乐道
院成为战乱中潍县县城的避难
所，其后当地人为了感激乐道
院的救助，士绅们特制了一块

“仁里德邻”的匾额，加上一份
厚礼送到了乐道院。乐道院则
把原来北大门上“乐道院”的旧
匾取下挂在大门里面，将新匾
挂在外面。

1937年12月，日军占领潍
县，乐道院此后成为十里八乡
最好的避难所。

于1921年离世的狄乐播未曾
想到，当初自己为了传教而设立
的这片占地将近200亩的建筑群，
会在1942年前后成为一座关押

“自己人”的巨型监狱。

拘禁

战争爆发之前，远在北京
的英国人狄兰已经隐约有了某
种不好的预感。

已过而立之年的狄兰当时
是英美烟草公司驻张家口的经
理人员。战争爆发后，他所在的
公司很快受到了影响。

“他可能一开始没怎么在
意，毕竟他们属于中日意之外
的第三国。”对狄兰这段经历有
着长期研究的潍坊护理职业学
院潍坊校区纪委副书记崔书田
说，进入抗战相持阶段，战争的
消耗越来越大，日本人开始疯
狂掠夺各种资源。

崔书田所在的学校源自乐
道院基督教医院护士学校。2009

年该校筹建校史馆，当时负责
整理校史资料的崔书田发现，
校史上关于集中营的这段记载
语焉不详，遍询之下，周围能讲
清楚这段历史的人也寥寥无
几。

几经打听，他找到了青岛
一位叫韩同文的老人，详细了
解了这段历史。更让他意外的
是，老人赠给他的一本书，成为
之后几年崔书田在工作之余的
另一项重要“业务”。

狄兰1943年3月关入集中
营，1944年6月逃出，1945年8月17

日集中营解放，第二天他与恒
安石便回到了集中营。大约9月
份，他幸运地得到了一个军用
飞机座位，离开了潍县乐道院，
飞到了北平。1949年，英国麦克
米伦出版公司推出了全球首部
日军关押盟国侨民状况的回忆
录，即这本《CH INE SE E S -
CAPADE》（《中国逃亡记》）。这

是一本外国人亲眼见证中国人
民受尽日本侵略者残酷压迫，
中国各阶层在恶劣的环境下不
屈不挠坚持抗战的历史纪实。”
崔书田说。经过六年的努力，他
已翻译完成此书，并将由山东
人民出版社于今年8月17日集中
营解放70周年之际出版发行。

根据书中记载，狄兰1941年
初便被日本人以“黑市外汇交
易”的名义拘禁，在被迫签署了

“出让”公司的协议后，他才被
日军放出。狄兰知道，日本人不
会轻易放过他。“因为作为一个
小小的销售经理，他签字出让
公司，实际上产生不了法律上
的效力。”崔书田说。

1941年12月6日，珍珠港事
件爆发前两天，他又被日军以
设计绑架的方式在天津抓获，
当夜从北平转道，押往张家口
日军司令部监狱。

当时北平城的同盟国公民中
间，盛传外国人要被送到一个叫
做“潍县”的地方，但当时没几个
人知道这个山东小县城的具体位
置，也不知道他们将要面临的是
什么样的命运。

不仅北平，华北所有城市
中，但凡同盟国的公民都被日
军拘禁起来。对此，日军给出的
说法是，美日战事一开，美国囚
禁了大量在美的日本籍公民

（美国怀疑其中一些人从事间
谍活动），日方此举系报复。

无论如何，在战争机器面
前，个人已经变得无比渺小。等

待这些人的，就是那个叫做“潍
县乐道院”的地方。

抵抗

太平洋战争一爆发，之前
忌惮于美国军力对乐道院不敢
轻举妄动的日本人，很快就将
之占领，赶走其中的中国人，并
着手进行改造。

“1983年我去美国做访问学
者，才开始真正接触跟乐道院
有关的人和事。”5月27日上午，
已经83岁高龄的潍坊市人民医
院前院长夏宝枢说。

根据当事人的讲述，日本
宪兵在乐道院四周垒砌堡垒，
围墙外架起了铁丝网，高墙上
竖起电网，岗楼全部安装探照
灯。荷枪实弹的日军看守，牵着
军犬在院内不停地巡逻，“原先
安静的乐土就这样瞬间变成了
阴森恐怖的集中营。”

在夏宝枢电脑里有一个20

多G资料的文件夹，里面有跟乐
道院相关的各种音频、视频及
文字资料。

最让人感到惊奇的是，里
面还有一篇名为《太阳下的长
夜》的剧本，描绘了在被日本人
拘禁期间，发生在这个巨型“监
狱”中的各种故事。

“80%以上内容都是真实可
靠的。”对这个至今没能完成的
剧本，夏宝枢不以为意，他最为
看重的是一个名为“长夜人物
背景”的文档，里面记录了这个

剧本的框架，并对集中营中最
重要的几十个人的身份及经历
都做了详细介绍。

其中就包括了狄兰，还包
括后来曾担任驻华大使的恒安
石、英国历史上首位奥运田径
冠军利迪尔等名人。

这个集中营与诸如奥斯维
辛等承担着种族灭绝任务的集
中营不同，它只是将欧美国家
侨民拘禁于此，限制他们的人
身自由，故日本将这里称为“潍
县敌国人集团生活所”。

即便如此，对于那些并未遭
受战争直接残害的外国人来说，
集中营的生活令人无法忍受。

狄兰曾在集中营先后担任
过肉案的切肉工和北平厨房的
帮厨及厨师，恶心、恐怖的景象
令他终生难忘。在他的回忆录

《中国逃亡记》中，他写到：案柜
上爬满了蛆虫，日本人供应的
所谓的“肉”上爬满了怎么赶也
赶不走的产卵的苍蝇。想到包
括他自己在内的约1800人，都要
吃这些东西，狄兰说自己“怎么
都忍受不下去了”。

乐道院曾先后关押了中国北
方2200多名在华外侨，其中包括
从天津和烟台（芝罘）两所外侨学
校送来的近500名儿童。

侨民与外界的联络几乎隔
断。二战后期，日军自身供应捉
襟见肘，对侨民的食物提供更
是日趋匮乏，为了给孩子们补
充营养，大人甚至将之前埋入
地下的鸡蛋壳挖出，清洗干净，

再碾碎加入食物。
翻译完狄兰的《中国逃亡

记》，崔书田分析，日军将这些外
国侨民囚禁于此，一是为报复英
美等敌对国家，另外还有很重要
的一个原因，就是摧毁这些外国
侨民的抵抗意志。

但日军的这一目的并未达
到。据记载，集中营的大人一直
坚持给孩子们上课，基督教内
地会以及烟台芝罘英文学校创
始人英国牧师戴德生的孙女戴
爱美曾作如此记述：“我们终能
胜过一切，至少在清除臭虫、捕
蝇捉鼠各方面的成绩是斐然
的。星期六我们订之为‘大战臭
虫日’，小刀和指甲是我们的利
器，寻索所有的缝儿，不拘枕，
毯，被单，或床铺，将虫和卵一
齐杀掉。”

正是靠着这样顽强的毅
力，这里的人们坚持到了最后。

逃亡

在所有人最终走出集中营
之前，狄兰和恒安石已经先行
一步，他们比其他同伴更早地
接触到了自由的空气。

1944年6月的一个晚上，在
经过长时间的准备，利用日军
换岗时按惯例接岗人员要先巡
视一周的短短不到10分钟时间，
狄兰和恒安石从西墙的一个小
瞭望塔处，小心地爬过了高高
的围墙，并在大个子汤米·韦德
的帮助下，跳过了铁丝网，奔跑
过坑洼地，过虞河至东岸的一
处墓地，随即被接应他们的当
地国民党地方武装的便衣人员
接走。

“狄兰他很有心机，到集中
营一个月后，就在计划着往外
出逃，并一直在观察着一切可
以利用的渠道和人员。集中营
内能够与外面接触的，只有日
本人极不情愿但又没办法不保
留下来的那些进来干苦力活
的人。他先后利用过清理厕所
的淘粪工、来营内挖地沟埋排
污管道的苦力、当地邮局往里
送 信 件 的 人 等 等 。集 中 营 上
层，也就是管理委员会这一条
渠道，也一直在运作着对外联
络，并先后通过广文中学的老
校长黄乐德、乐道院被占领之
前一直在此负责总务行政的
孙寄洲、乐道院东侧李家庄的
承包集中营大粪清理的张兴
泰父子及帮工刘相增，以及在
乐道院近旁做洗衣工并与昌
邑当地的抗日武装鲁苏战区
游击第四纵队上层有着亲属
关系的昌邑饮马镇杨家楼村
的基督教徒杨瑞兰和其丈夫
王绍文等。狄兰这边通过选定
的一位在集中营做木工活的当
地梨园村的木匠刘腾云跟外面
保持着联络，并一直使用此人，
直到他与恒安石逃到昌邑一年
多后集中营解放的日子。”崔书
田介绍说。

“据狄兰回忆录，有一次，
一位木工被发现带了写字的纸
条，日本看守将其拖入看守房，
当场打得昏死过去，从此再未
见过此人。”崔书田说道。

他们很快给英美领事馆写
了密信，告知这批侨民在集中
营内被拘押后的真实状况，并
请求支援武器弹药，以保护集
中营内的侨民，并用于这里地
方武装的抗日活动。事实上，在
此之前，外界对集中营的情况
几乎一无所知。

此后，营内急需的食物和
药品等，被想方设法送进了集
中营，坚守在这里的人们，从此
多了一分生的希望。

1945年8月17日，即日本宣
布无条件投降的第三天，一架
美军轰炸机出现在了潍县乐道
院上空，随后，七名全副武装的
伞兵降落到乐道院北门的高粱
田间，代号“鸭子行动”的救援
行动就此展开。早已失去斗志
的集中营日军主管伊佐以及所
有日本看守垂头丧气地将集中
营交给了救援人员。

历经近三年的囚禁生活
后，包括美英俄等20多个国家
的 1 5 0 0多名侨民陆续以各种
方式离开了乐道院。

战争让人无处可逃，但自
由必将到来。

战争让人无处
可逃，但自由必将到
来。

太平洋战争爆
发后，日军在潍坊占
领了美国人狄乐播
创建的乐道院，改造
成二战时期亚洲最
大的关押西方盟国
侨民的“集中营”之
一，关押了包括英、
美 、法 等 国 在 内 的
2200多人。

肉体可以被折
磨，但意志不能被消
灭 。在 这 座 被 称 为

“潍县集中营”的监
狱里，人们正是靠着
顽强的毅力，才坚持
到了最后。侵华战争
给中国人带来巨大
灾难，通过生存在集
中营里的外国人的
遭遇，每个人都能感
受到，硝烟弥漫，无
人能独善其身。

1945年，潍县集中营的部分亲历者在集中营前合影。（资料片）

潍县集中营老照片。（资料片）

潍县集中营的亲历者狄兰将自己的经历写成了一本书，书名叫
《中国逃亡记》。 本报深度记者 刘志浩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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